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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张果时，他正举着

一个广告牌，站在新百门口
左顾右盼。见到一对小情侣
时，他立即凑上前，很礼貌地
说：“先生、小姐你们好，你
们需要拍婚纱照吗？雪中彩
影婚纱摄影欢迎你们到楼下
去看一下。”

“我们不需要！”小情侣
头也不回地走了。

张果挠了挠头，又继续
寻找起下一个目标。
“一天下来，不知道要

遭多少白眼。”张果说，最受
不了的就是，热情地介绍半

天，对方看都不看他一眼，径
直朝前走。

张果是泰兴人，父亲在
他10岁时就去世了，妈妈年
近花甲，而且没有劳动能力。
为了让他上学，姐姐多年来
从牙缝里省钱给他交学费。

“姐姐经常打一些免费的汤
泡饭，将就着吃一顿。”为了
减轻姐姐的负担，张果不得
不在暑假勤工俭学。

目前，他在“雪中彩影”
做“小蜜蜂”，主要工作是向
情侣宣传影楼，介绍他们去

拍结婚照。每带一对情侣，他
就可以提成1~4元钱。

这钱不好赚！除了要能
拉下面子，迎接“白眼”，还
要能吃苦，因为他一天得站
10个小时。第一天，他站得脚
疼，就在商场鞋柜旁找了个

凳子坐下来，屁股刚落下来，
负责监督的工作人员便找到
了他，将他狠狠批评了一顿。

现在，他已经能胜任这
份工作了，有一天竟提成了
80元钱。“那天运气太好
了！”张果笑了，笑容里夹杂

一丝苦苦的味道。
其实，这已经是他暑假

里的第三份工作了。第一份
工作是在一家传媒公司跑业

务。他没有自行车，也舍不得
坐公交车，每天靠两条腿硬

跑，有时一天要跑近60家酒
店。运气好时，一天能挣到
30元钱，运气不好时，一分
钱提成都挣不到。干到第16
天时，他病倒了。

病刚好，他又做起了游
戏卡促销工作。这份工作相

对轻松一些，每天只要介绍
40人打游戏即可。任务完
成，就可以拿到40元钱。可
惜，这份工作并不长久，干到
第12天时，公司就不需要促
销人员了。

他给自己定的伙食费是

200元一个月。“说起来真是
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请女
朋友吃过一次肯德基。”
“这个学期的学费是

4100元，我一个暑假打工挣
了1400多元。”张果说，无论
多辛苦，他都会把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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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的练功房，明亮的

灯光，黄带晋级考试中，身材
瘦小的汪悦第一个出场，顺
利地用脚背把 1.8厘米厚的
木工板踢成两半。成功过关！

训练休息时间，同伴忙
着打闹、嬉戏，汪悦却安静地
坐在场边的垫子上，和刚才

泼辣的小姑娘判若两人。
“妈妈说学一学跆拳道就不
用怕遇到坏人了。”

汪悦家住红山路附近，
从二年级开始，每天自己坐
公交车去上学，从来不要父母
接送，两个月的训练也没要父

母操心。教练说：“这孩子细
心，学起来很认真，一个动作
教两三遍，她就能领悟，连腿
法的细节也学得也很细腻。”
可汪悦却说：“开始并不喜欢
这个运动，觉得就是两个人打
架。我想学跳舞！来了以后，和

很多同学成了好朋友，训练也
很开心，根本不是打架，就慢

慢喜欢这里了。”
训练继续进行，汪悦等几

个女孩老老实实地跟着教练
训练，嘴里“嘿，嘿”的声音此
起彼伏，仿佛在互相比谁的声
音大。刚才文静的小姑娘这下
成了一头小狮子。
“黄带考试里要考劈

叉，还要考弹踢，就是把对方

双手握的木板踢断。以前训
练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脚
很疼。没想到今天一次就成
功，看来，我比想象中的自己
厉害多了，哈哈！”8月 31
日，汪悦就将接过让她意外
的黄带，她说：“我会一直练

下去，拿更高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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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用棉签拨动着白瓷

盆里刚离开母体的小生命，
说：“做得很顺利，应该不会
有什么后续的麻烦。”刚做
完药流的秦碧霞坐在诊室
里，望着瓷盆里拇指大小的
东西，眼神有一些迷茫。片
刻，男友的母亲为她取来了

未来几天必须服用的药物，
医生把她扶到跟前，一样一
样交待药品的服用方法，还
把用量、用法简单地一一写
在了包装盒上。
“注意不要吹风，回家

要好好休息，这几天不要吃

太凉的、辛辣的东西，那对肠
胃有刺激，晚上空调也不要
打太凉。”医生不放心，继续
关照着，小秦把医生的嘱咐
记在了病历的最后一页。见
诊室没有别的病人，小秦的
男友也走了进来，搂着她走

出了诊室。
8月上旬，小秦掰着手

指算日子，猛然间闪过不好
的预感，她在男友的陪同下
到学校附近的区级医院检查
身体，果然不出所料，尿检呈
阳性———开学就要上大三的

她，在节骨眼上怀孕了。可医

院的B超无法找到胚囊的影
子，医生怀疑是宫外孕，需要

住院动手术，可是需要预支
的一大笔入院费用。无奈之
下，男友把妈妈从老家淮安
叫来了南京。

正上大学的两个孩子没
了主意，当妈的却没乱阵脚，一
边稳定孩子的情绪，一边辗转

找到了南京知名的妇产科医
生。上星期再次检查的时候，医
生排除了宫外孕的可能。
“平安就好！”外面阳光

正烈，三个人在医院的走廊坐
下来。男友的妈妈轻轻拍着小
秦的肩膀，说：“年轻人都还

不懂事，这次也算有惊无险，
还有一个礼拜就开学了，这几
天好好休息休息……”小秦
的眼眶有一些湿润，哽咽着
说：“本来留在南京是想打打
工，多积累点社会经验，两个
人都留下来互相能照应，没想

到……这大半个月就像恶梦
一样，天天问自己怎么办，如
果再晚一点发现，真不知道是
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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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倩倩特别想

找份工作挣钱。因为弟弟和
她考上高中了，两人的学费
一年要7000多元钱。而倩倩
的父母，一个在卫桥南航社
区做保安，一个当保洁员，月
收入加起来还不到1500元。
为了不让父母每天愁眉苦脸

过日子，倩倩决定辍学，并为
一家餐厅送起了外卖。
“一个上午至少要送十

多趟外卖，经常要爬到八楼、
九楼。”倩倩一边收拾碗筷，
还不时地用手将额前搭拉下
来的头发捋到耳后。

餐厅不大，只有 5张餐
桌，但是客流量却不小。倩倩
这边才收拾好桌子，那边客人
已经坐定，开始点菜了。每天
从早上8点半一直要干到晚

上9点，午休时间也只有两个
半小时，倩倩很是辛苦。“一

天干下来没有什么累不累的，
但是一觉睡醒，就觉得整个身
子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这是
倩倩深切的打工感受。

两个月的打工生活即将
结束，倩倩突然转变了辍学
的想法。“在城里找工作，根

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应聘条件中对学历最低的要
求也得高中以上。我现在很
想去读书，父母也为我借到
了学费。”

对于打工挣来的 1000
元工资，倩倩打算作为开学

后的伙食费。“我一个人不
需要这么多，可以给弟弟一
些。”倩倩说，以后的暑假她
都会去打工，“我挣的可能
不是很多，但至少可以帮父
母减轻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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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婧学的是会计学，听

“过来人”姐姐说，毕业后想
要找到份好工作，一定要多
实习，积累些工作经验。“明
年就要毕业了，这可以说是
我的最后一个暑假，再不实
习就没有机会了。”骆婧决

定好好利用这个暑假。
“以前，她在家过的是

猪一样的生活。”妈妈这样
形容骆婧的暑假，“吃了睡，
睡了吃。看看电视，打打游
戏，快乐似神仙。”当女儿提
出了想要实习的想法，她立
刻帮着找好了实习单位。
“第一天，老板就让我去

苏北出差。”第一次撇下父
母，跟一帮陌生人出去，骆婧
兴奋不已。可是出差的第二
天，兴奋劲就荡然无存。“每
天窝在需要审计的单位里，
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晚上
9点。”骆婧说，晚上一闭眼，

眼前就冒出一串串的数字。
每天除了吃饭，她没有

时间去逛街。连云港、淮安、
盐城、徐州、宿迁，这五个城
市都分别呆了 5天时间，但
是骆婧根本不知道这些城市
到底长什么样子。“我知道

徐州的特色菜是地锅鸡，5
天里都在吃这个，现在一想
到地锅鸡我就想吐。”骆婧
说，这是她20天来印象最深
刻的事。说完她吐了下舌头，
大笑起来。

这次实习，还有意外的

收获。“长时间坐着不动，我
又重了4斤。”骆婧皱着眉，
摸了摸小肚子，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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